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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忽闻阿黑死了，我心头便陡地一个
痉挛。

西山墙的滴水坡上，阿黑伏在那里，脊背
微微弓起，和平时睡着了一样。忙趋近仔细
一看，一泓浑浊的液体早在阿黑的嘴角凝住
了。阿黑真的死了，我想！

几个邻居异口同声地说，怪不得昨天晚
上听到许多狗在叫，乱糟糟的，好像是十二点
多了。不用说，阿黑是被药死的。可这是在
夏天啊，药狗的一般都是在冬季；而且，阿黑
又没有被带走，莫非仅仅是蓄意来要阿黑的
命吗？不对啊，阿黑很温顺，从不和人作对，
也不惹事，谁和它过不去呢！难道……不行，
得报警！

阿黑毛色非纯黑，而是黑白间杂。刚抱
回来时，尚不满月，我们全家甚为欢喜，像是
未曾生育的夫妻忽然领养了一个婴儿似的。
为唤起来方便，当日我就为其取名曰阿黑。
那还是在去冬，为了防寒，我便用一只烟箱为
阿黑裁制了一所小小的房子，里面又铺上几
层棉布，随即又小心翼翼地把它置于门前的
走廊里。如是，阿黑睡进去不但暖和，还可避
风雨。邻居见状都笑我说，你可真仔细，把这
狗窝搞得像模像样的。

自此，一日三餐，我们总不忘给阿黑留一
些鱼肉荤腥，最简单的也是肉汤拌饭。吃饭
时，阿黑总是准时趋之桌边，或围着转悠，或
伏在地上，却常常昂着头，眼巴巴地盯着我
们，以期我们的施舍。看它那一副馋相，再吝
啬的人立马就会慷慨起来。所以，很多时候，
阿黑的伙食差不多就和我们同等了，只不过
是就餐方式各异，我们是坐餐桌边，阿黑则只
能伏地上。

邻居们来串门，常不由地感叹道：嗯，阿
黑真是好福气！阿黑和你们家真是有缘啊！
阿黑能到你们家，算是投对胎了……

平素在家里，一时不见阿黑的身影，我们
就会猛地一惊，阿黑呢？得到确切的下落，我
们才会松下一口气来。更多的时候，听到我
们的问话，阿黑就会从某个地方箭一般地蹿
过来，朝我们摇头摆尾一番，随即便依依地伏
在我们身边，像是一个归队的士兵。

为了和阿黑逗乐，儿子特意买了一百副
薄膜手套，有事没事就戴上手套，把阿黑招到
近前轻轻地摩挲。阿黑也真懂得享受，不断
变换着姿势，任凭儿子无微不至的爱抚，常常
一不小心就弄得四脚朝天，看上去好生不雅！

我也喜欢和阿黑玩，其间总要常识性地
训它几下。阿黑接受能力强，它先是眨巴眨
巴着眼睛，摇摇头，两只大耳朵也随之啪啪地
摆动，但没几下就明白了几个不同的指令。

在我们精心呵护下，不到半年时间，阿黑都
快长成一个靓仔了，而且四肢匀称，体态矫健，
凡见者都赞其漂亮！每闻此言，有人便噗嗤一

笑，不就是一条狗嘛，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是的，是一条狗，可狗通人性啊！每当我

们于门口坐定，俄尔便觉得脚边痒酥酥的，低
头一看，阿黑何时已伏在边上了。它伸着前
爪，舔着舌头，不时地仰头看看你，像是在候
命一般。尤其于我，它就更黏糊了，每每进出
之际，它总是远迎远送，那种欢呼雀跃的神态
真是可爱极了。遇到陌生人来的时候，阿黑
就会迅疾冲过去，但它从不伤人，见我和来人
打招呼时，它随即就跟着亲近起来。

不光对人，阿黑对别的狗兄狗弟也十分
友好。常常见它低头大快朵颐时，几个不速
之客就会不声不响地尾随而来，及至近处又
开始踟蹰不前了，只巴巴地看着阿黑的饭
钵。这时，阿黑就慢慢地退到一旁坐着，一边
目不转睛地看着客人，一边则意犹未尽地舔
着嘴巴。

唯一让我们淘气的是，阿黑喜欢衔鞋子，
时不时地就从门前晾着的一排鞋子中衔起一
只，至不远处便放下来，接着便不断地衔起又
放下，或是用前爪不停地踢着掏着，如此反
复，乐此不疲，好像那鞋子是它喜爱的玩具一
样……

几个警察很快来了。他们围着阿黑看了
看，又在现场仔细巡视了一番，却终究没有发
现什么可疑的线索。他们分析说，阿黑是在
被诱毒后回到自家门口的，药狗的人不敢靠
近才保全了它的全尸。

诱毒？阿黑怎么就失了警觉呢？几个警
察微微一笑，药狗的人，防不胜防呢！末了，
他们就若无其事地说，哎，也就是一条狗，查
出来又能怎样呢？算了吧。

阿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
儿子久久地偎在阿黑的身边，哀伤而无

奈地瞅着阿黑冷硬的身体。
女儿打电话回来了，一个劲地追问，阿黑

怎么死的？怎么没看好它啊？！
我非佛心，而阿黑之死，却让我甚为悲

悯！半年时间的朝夕相处，阿黑已然成为我们
家的重要一员，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它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而
且它忠心、听话，这一点就是人也不能都做得
到；它还富有人性，关键时刻还能挺身而出；退
一万步说，阿黑作为生物链中的一类，它也应
该有它长长的一生啊……所有这些，药狗的人
想到过吗？

在村边自家的一块田角边，我们给阿黑
入土为安了。

母亲和妻子一边忙活着，一边仍旧不住地
念叨着谁谁这么狠心，这么缺德啊！阿黑招惹
谁了啊？谁谁怎么能下此毒手啊！

几个邻居过来劝说道，哎，你们还是歇歇
气吧，不就是一条狗命嘛！

母亲丧着脸说，狗命？！狗命也是命啊！

阿黑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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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清淡雅致，宜于在客厅、书房，摆放一些果
叶花枝作为清供，亦作雅赏，不失秋日之趣。

周末，去山里远足，登顶远望，风清云淡，好不惬
意。此行，在山林间发现一株野柿树，便折了几枝野柿
树的枝条，枝上挂着一串野柿子，有青、有黄，也有半
青半黄的柿子，野柿子小，比大一点的玻璃球稍微大一
点儿，成串的柿子，很好看。回来，将一串柿子挂在书
房的笔架上，一串平放在客厅茶几上的素白瓷盘里，都
有画意。

夜里读书，累了，抬眼看那串挂着的柿子，柿子上
挂着粉白的柿霜，就觉得耐看，那些柿子会慢慢地变
黄、变红。柿子的意思也好。两年前，搬新家时，买了
几幅齐白石小品的复制品，其中一幅画的便是秋柿图，
那样写意的橙黄的柿子，墨线勾着柿叶，画的右上角题
着“事事如意”，生活也应该有些粗枝大叶的随意。记
得搬家前，二姐也送来了好几串小小的野柿子，放在家
里，也是借了柿子那样好的寓意的。现在，再看摆在书
房和客厅里的那两串野柿子时，心里竟洋溢着一点点的
幸福感。

秋日清供，不宜过于素淡。去郊外，我喜欢采一些
野菊花回来，插满一个鼓腹窄口的陶罐，陶罐的釉色是
深褐色的，显得稳重。野菊花小而繁，罐口的一丛野菊
花，像一个半圆堆在上面，花那样多，就像一个微缩的
丰收的谷仓，堆得满满的。野菊耐看，花黄若金，菊叶
的颜色深浓，近于墨绿，自然的配色就极好。将插满菊
花的陶罐放在楼梯转角处，窗口的阳光从竹制窗帘的缝
隙间漏下，一缕缕地洒在菊花和陶罐上，光线慢慢地移
动，在明暗之间，令人心生安稳。

荷塘里的荷叶，在秋风中枯了、折了，如一池残
兵，丢盔弃甲、折戟沉沙，此时惹眼的是莲蓬。去
水乡时，采几个莲蓬，特意嘱咐老乡，莲蓬要留出
长长的梗。回来，将莲蓬剪成长短不一的样子，插
在高高的玻璃瓶里，放在宽大的书桌上，看着它们
由青色变成灰褐、干枯，仿佛看见了时光的流逝。
莲心微苦，莲子清甜，不用尝，也能想象得出来。
莲子也如生活吧，微苦的日子，也总能给我们带来
时光清甜的记忆。

秋天，我还喜欢收集一些叶形好看，或是叶色艳丽
的树叶，装在一个大盘子里，放在书桌上，任其缤纷，
任其妍丽，那是一个小小的秋叶的世界。盘子用很大的
乳白色瓷盘，是特意买来放东西的。春天放一些花，夏
天可以放瓜果，秋天就放一些树叶。树叶散乱地放着，
有叶色已黄叶脉仍绿的梧桐叶、紫红的鸡爪槭的叶子、
黄的青的银杏叶、深红的乌桕叶、砖红的一小枝水杉
叶、将要黄的柳叶。那些叶子是一路上的遇见，随意采
来，都摆着看了一段时间，看过了，也就释然了。待叶
子枯了，不忍再看时，就将它们埋在花盆里。

在茶几上，有时也会摆上几个小南瓜，南瓜都不
大，碗口大小的南瓜，有黄色的菜南瓜，也有青皮上有
些小黄点的板栗南瓜。南瓜买回来，先摆着看几天，再
蒸着吃，或是煮粥，好在都不耽误。南瓜的旁边再放两
三个辣椒，红色的形状弯曲的长辣椒最好。看书累了，
或是闲着无事时，我总喜欢将那些南瓜和辣椒换着不同
的位置，摆来摆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们，就像一个
孩子在玩他的积木一样，总是不能十分的满意，又总能
找到新鲜的趣味。

晚稻收割后，我家的墙上总会挂着几大把晒干了的
稻穗，那是爷爷的宝贝。稻穗上的枯叶已经清理干净
了，浅黄的稻杆用草绳扎了起来，挂在墙上的铁钉上，
稻穗向下挂着，有一个很好看的弧度，一排整齐的稻
穗，少时有三四把，有时候会多一些。我喜欢抬头看着
那些稻穗，爷爷发现我看这些稻穗时，眼里总是笑眯眯
的，我不太清楚其中的缘由。

墙上挂着的稻穗，是爷爷选留的稻种，对爷爷来说
是来年丰收的希望，是无比珍贵的东西。那些稻种，是
爷爷的秋日清供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不识字的
爷爷连清供这个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爷爷对墙上
稻穗的那份情感，却是超越任何清供之于我们的意义。
我相信，那些稻穗就是爷爷的秋日清供，挂着希望，也
挂着梦想，沉甸甸的。

秋日，摆上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平淡的日子增
添一点趣味和欢喜，多好。

秋日清供
章铜胜


